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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爾
里
法
在

所
提
出
的
幾
個
問
題
談
起

謝
里
法
，
原
名
叫
謝
理
發
，
現
旅
居
紐
約
，
g

畫
的
朋
友
大
都
曉
得
他
。

「
珍
重
！
阿
統
」
是
他
用
「
書
信
的
方
式
，
將
生
硬
又
生
疏
的
學
術
名
詞
化
入

日
常
生
活
中
交
談
的
語
句
裏
」
所
寫
出
來
的
一
連
串
有
關
美
術
問
題
的
一
本
害
，
最

初
是
發
表
在
雄
獅
美
術
月
判
上
，
前
後
橫
跨
的
期
數
是
從
五
八
期
到
七
八
期
，
時
間

則
從
六
四
年
十
二
月
到
六
六
年
六
月
爲
止
，
一
共
寫
了
十
六
封
信
。
當
時
在
月
刊
上

的
專
攔
名
字
叫
「
在
信
中
與
阿
笠
談
美
術
」
，
後
來
，
結
集
發
行
才
改
爲
現
在
的
名

字
。

珍
重
／
阿
笠. 
·l."'' .. 

壬
谷 書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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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各
·
·
珍
重1
·

阿
笠

作
者.. 
謝
里
法

出
版
：
雄
獅
豳
蓄
公
司

頁
數
：
一
四
0
頁

開
數
：
＝

l六
開
本

日
期
：
1^

六
年
七
月

在
林
洋
港
市
長
還
沒
決
定
要
建
立
一
座
「
臺
北
現
代
美
術
舘
」
以
前
，
臺
北
甚

「
阿
笠
是
誰
呢
？
」
，
這
是
每
一
個
讀
過
這
本
書
的
人
都
想
知
道
的
問
題
，
會

是
他
的
情
人
？
謝
里
法
在
自
序
中
解
開
這
個
謎
：
「
事
典
上
，
每
一
封
信
都
隱
約
裏

有
個
對
象
，
若
要
認
眞
來
說
，
也
指
不
出
那
就
是
誰
？
有
廿
年
前
在
大
學
校
圉
的
樹

蔭
下
與
爭
論
過
的
，
有
出
國
後
在
通
信
時
與
我
討
論
過
的
，
有
在
紐
約
的
咖
啡
廳
裏

閒
聊
過
的
，
有
靄
友
們
聚
會
時
提
到
過
的
…
·
：
這
些
全
部
都
是
在
豪
灣
土
生
土
長
的

年
輕
朋
友
。
」
而
這
些
堊
灣
土
生
土
長
的
年
輕
朋
友
在
追
求
美
術
的
路
途
上
都
曾
經

有
涪
他
們
的
苦
悶
和
迷
茫
，
並
且
也
都
存
在
湝
某
些
急
切
要
知
道
又
苦
於
無
人
指
點

的
種
種
問
題
。
而
這
些
苦
悶
，
這
些
迷
茫
，
這
些
問
題
也
正
是
謝
里
法
年
輕
時
候
所

曾
親
身
體
驗
過
，
於
是
當
李
賢
文
要
闢
一
個
專
欄
讓
他
執
筆
時
，
他
腦
子
裏
不
加
思

索
地
就
以
這
些
土
生
土
長
的
年
輕
朋
友
爲
寫
作
的
對
象
了
。

謝
里
法
是
用
什
麼
樣
的
態
度
來
寫
這
些
信
呢
？
他
說
：
「
有
時
不
妨
站
到
『
錯

』
或
『
壞
』
的
立
場
來
觀
察
向
來
人
人
都
認
爲
的
『
對
』
和
『
好
』
，
立
論
時
也
不

妨
交
出
更
多
的
機
會
議
讀
者
按
着
線
索
去
自
作
評
判
。
而
要
把
西
方
美
術
介
紹
的
同

時
，
則
須
自
我
消
化
一
番
，
再
從
種
種
角
度
作
批
判
的
介
紹
，
且
處
處
以
臺
灣
現
時

的
社
會
為
本
，
議
歐
美
的
美
術
新
潮
應
合
於
我
們
的
祉
會
，
避
免
有
削
足
適
履
的
想

法
作
法
。
」

，
以
這
樣
一
種
態
區
去
從
事
批
判
和
介
紹
，
應
當
算
是
十
分
客
贱
的
。

以
下
我
們
將
按
照
害
中
先
後
的
次

序
把
一
些
比
較
重
要
的
主
題
提
出
來
討
論
：

一
｀
建
立
現
代
美
術
館



• 124 • 

至
豪
北
以
外
所
有
大
大
小
小
的

畫
家
們
都
紛
紛
地
在
正
式
和
非
正
式
的
場
合
裏
，
要
求
政
府
替
他
們
找
一
塊
地
皮
，
蓋
一
棟
房

子
，
來
做
爲
眞
正
屬
於
他
們
自
己
的
「
家
」
。
謝
里
法
在
第
一
封
信
裏
就
談
到
這
個
問
題
，
因
爲
他
很
清
楚
在
美
國
，
甚
至
連

新
竹

一
般
大
的
小
城
也
都
有
他
們
的
美
術
舘
，

更
何
況
是
臺
北
這
個
幾
百
萬
人
口
的
國
際
大
都
市
。
不
說
外
國
人
到
臺
灣
來
看

不
到
我
們
視
代
美
術
發
展
的
全
貌
，
就
連
我
們
自
己
的
人
有
時
候
也
弄
不
清
呢
？
因
此
，
現
代
美
術
舘
的
建
立
確
賀
有
其
必
要

，
而
且
是
相
當
迫
切
。

既
然
非
蓋
不
可
，
那
麼
，
由
誰
來
蓋
呢
？
謝
里
法
認
爲
這
件
事
應
該
由
民
間
來
做
，
不
要
老
是
依
賴
政
府
，
因
爲
他
們
所

知
道
的
美
國
絕
大
部
分
的
美
術
舘
都
是
滙
集
民
問
財
力
所
建
造
出
來
的
。
他
認
爲
豪
灣
的
美
術
界
只
知
如
何
建
議
又
如
何
批
訐

，

賈
在
未
免
太
低
估
了
自
己
的
能
力
。

他
這
樣
比
喻
說
：

「
我
們
不
可
再
像
小
孩
子
吵
着
向
大
人
要
糖
吃
那
樣
去
向
政
府
要
間
美
術
舘
。
」

誠
然
，

謝
里
法
的
話
沒
錯
，
在
豪
涸
有
能
力
蓋
美
術
舘
的
私
人
或
團
體
機
稱
不
是
沒
有
，
蔡
辰
男
的
廠
泰
美
術
舘
就已
經

出
來
了
，
是
一
個
證
明
。
而
且
在
可
預
見
的
將
來
，
整
個
肚
會
的
美
術
敎
育
拓
展
開
來
以
後
，
美
術
舘
的
興
建
將
會
越
來
越

多
。

其
箕
，
建
立
美
術
舘
最
主
要
的
遠
不
是
綫
的
問
題
，

應
該
是
觀
念
的
問
題
。
綫
是
可
以
利
用
短
時
間
以
各

種
方
式
募
集
來

的
，
但
是
熱
愛
美
術
、
親
近
美
術

這
種
観
念
的
培
養
却
必
須
要
長
期
給
予
灌
輸
和
提
倡
，
才
能
奏
效
。
如
果
當
初
光
復
後
，
我

們
馬
上
就
有
一
間
公
立
現
代
美
術
舘
專
門
負
責
來
展
覽
和
推
動
美
術
敎
育
的
工
作
，
那
麼
，
經
過
三
十
年
的
時
間
，
絕
對

K
會

是
現
在
這
個
樣
子
的
。
這
種
「
移
風
易
俗
」
的
工
作
，
由
政
府
「
登
高
一
呼
」
來
提
倡
推
動
顯
然
是
要
比
民
間
來
得
快
而
有
效

的
。

現
在
，
美
術
舘
的
地
皮
已
經
有
了
箔
落
了
，
盡
盡
的
人
在
不
久
的
將
來
也
有
自
己
的
「
家
」
了
，
但
是
要
怎
樣
來
佈
置
這

個
家
呢
？
謝
里
法
在
第
十
二
封
信
裏
曾
經
不
厭
其
煩
地
說
出
他
的
構
想
來
。
他
認
爲
首
先
應
成
立
一
個
委
員
會
，
這
個
委
員
會

應
該
做
的
工
作
，
從
時
間
的
先
後
再
分
成
三
個
階
段
：
第
一
期
是
徵
求
建
築
設
計
圖
和
設
計
模
型
，
並
擧
行
公
開
展
覽
，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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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是
向
社
會
各
財
團
募
集
捐
獻
和
微
收
已
過
世
之
近
代
美
術
家
作
品
。
第
三
期
仍
是
募
集
作
品
的
工
作
，
但
是
募
集
的
對
象
是

當
代
美
術
家
的
作
品
。

經
是
這
三
個
階
段
的
工
作
，

臺
北
視
代
美
術
舘
大
致
就
有
一
個
雛
型
了
，
但
是
謝
里
法
又
接
着
說
：
「
它
只
是
我
們
參
與

的
第
一
樁
工
作
，
完
成
時
，
我
們
已
同
時
看
到
了
無
數
的
工
作
橫
在
眼
前
．
…
」
，
這
無
數
的
工
作
又
是
什
麼
？
謝
里
法
沒
有

嘏
積
談
下
去
，
大
概
是
時
侯
未
到
的
緣
故
吧
！

一
個
美
術
舘
公
開
陳
列
展
覽
藝
術
家
的
作
品

，
原
是
天
經
地
義
的
事
，

但
是
我
們
要
知
道
美
術
舘
的
眞
正
功
用
除
了
展
覽

之
外
，

遠
有
一
件
比
什
麼
都
重
要
的
工
作

，
那
就
是
「
敎
育
」

，

只
有
通
過
有
系
統
，
有
組
繳
的
敎
育

，
才
能
普
遍
而
深
入
地

造
成
一
股
風
氣
，
才
能
激
發
人

們
對
美
的
愛
好
和
追
求

，
也
唯
有
這
樣

，
我
們
的
園
民
才
能
踴
躍
捐
輸

，
把
美
衡
舘

一
個
接
一

個
在
我
們
的
城
市
裏
面
高
立
起
來
。

二
、
新
寫
實
是
脫
摔
子
放
屁

當
新
寫
賀
盡
風
吹
到
噩
漓
盡
壇
上
空
的
時
候
，
憙
滅
的
畫
家
馬
上
有
了
敏
感
的
反
應
，
有
的
慨
疑
，
有
的
鄙
視
，
有
的
存

戳
望
態
度
，
有
的
讚
賞
甚
至
對
着
盡
布
蜜
踐
起
來
。
當
然
，
一
個
新
的
畫
風
起
來
的
時
候
，
自
必
難
免
有
他
的
反
對
者
和
贊
同

者
，
以
及
既
不
反
對
也
不
贊
同
的
中
間
者
。
其
實

，
反
對
也
罷
，
贊
同
也
罷
，
繪
靈
本
身
無
所
謂
對
與
錯

，

其
價
值
端
視
好
壞

而
定
。新

寫
武
藝
術
被
認
爲
是
繼
普
普
之
後
最
能
表
現
美
闞
的
藝
術
，
它
的
典
起
自
有
其
環
境
背
景
之
時
代
意
義

，
也
有
其
內
在

與
外
在
之
文
化
需
要
。
夏
腸
稱
新
寫
痰
是
「
脫
褲
子
放
屁
」
，
競
然
是
一
句
諧
趣
話

，

但
是
細
想
之
下
也
有
這
理
，
本
來
嘛
！

畫
畫
就
畫
盡
，
照
相
就
照
相
，
幹
嘛
照
了
相
以
後
，
還
要
用
幻

燈
機
打
在
牆
上
，
然
後
再
一
筆
一
劃
描
繪
上
去
，
這
豈
非
多
此

一
擧
！

事
實
不
然
，

美
國
是
一
個
高
度

工
業
文
明
的
國
家
，
在
他
們
的
生
活
裏
面
，

人
性
的
因
素
被
退
居
到
最
微
末
的
地
位
，

擧
目
所
見
無
非
是
冷
酷
的
工
業
産
品
以
及
無
限
昷
從
機
器
「
複
製
」
出
來
的
商
品
，
吃
的
，
穿
的
，
看
的
，
想
的
，
幾
乎
人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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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樣
。
這
種
生
活
型
態
反
映
在
他
們
的
藝
衚
上
，
於
是
，
連
積
排
列
着
瑪
颳
遮
夢
露
頭
像
的
作
品
出
現
了
，
廣
告
、
商
標
:
漫

鹽
｀
卡
通
，
以
及
其
他
極
盡
婆
光
能
事
的
作
品
也
都
出
籠
了
。
然
而
這
還
僅
止
於
用
「
眼
睛
」
去
捕
捉
的
階
段
，
人
的
眼
睛
還

是
相
當
主
觀
和
感
性
的
，
這
可
能
會
造
成
某
種
程
度
的
矇
蔽
和
誤
解
。
因
此
，
畫
家
們
就
想
到
用
照
相
機
去
捕
捉
，
他
們
拿
着

照
相
機
跑
到
街
頭
上
對
準
他
們
所
要
獵
取
的
景
物
，
把
快
門
一
按
，
然
後
拿
囘
家
沖
洗
｀
放
大
、
描
繪
出
來
，
就
可
以
看
到
整

個
紐
約
市
生
活
的

一
個
眞
箕
的
層
面
，
當
然
那
也
就
代
表
一
個
眞
實
而
活
生
生
的
美
國
。

自
古
以
來
，
大
家
都
一
致
標
榜
「
藝
術
在
反
映
時
代
」
，
印

象
派
也
罷
，
立
體
派
也
罷
，
超
現
咒
也
罷
，
都
是
站
立
在
他

們
那
一
時
代
最
重
要
最
顯
著
的
特
性
上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藝
術
。
時
至
今
日
，
照
相
機
所
帶
來
的
「
複
製
」
功
能
左
右
了
這
個
時

代
的
人
的
生
活
型
態
，
無
怪
乎
從
「

魔
影
盒
子
」
裏
跑
出
來
的
新
寫
賀
繪
噩
要
被
用
來
做
歷
史
的
見
證
了
。

照
相
機
的
眼
睛
是
無
情
的
，
是
雪
亮
的
，
雖
然
當
我
們
在
按
下
快
門
以
前
，
會
或
多
或
少
滲
入
人
的
感
情
的
因
素
，
但
是

畢
竟
它
仍
算
是
比
較
客
觀
而
理
性
的
，
它
所
呈
現
出
來
的
世
界
是
赤
裸
裸
的
，
亳
無
能
飾
的
。
這
種
跡
近
於
冷
酷
的
表
現
手
段

，
對
於
我
們
的
繪
盡
有
什
麼
衝
激
的
作
用
？
或
者
能

移
帶
給
我
們
什
麼
樣
的
啓
示
嗎
？
謝
里
法
說
：

「
長
時
間
以
來
2
衣
們
的
檜
噩
總
是
或
能
或
視
地
把
時
代
的
面
貌
不
是
陘
蔽
在
筆
墨
趣
味
的
背
後
，
就
是
虛
飾
到
形
色
變

幻
的
裏
層
，
今
天
『
零
亮
的
眼
睛
』
已
盟
助
我
們
看
清
楚
了
向
來
所
視
而
不
見
的
眞
典
。
當
年
說
抽
象
盡
誰
都
會
盡
的
人

，
現
在
照
樣
可
以
說
看
相
片
誰
都
會
盡
，
但
是
也
有
人
要
說
，
有
種
就
靈
出
來
！
」

謝
里
法
在
這
一
段
話
裏
明
白
地
指
陳
出
我
們
視
在
國

畫
和
西
畫
不
敢
勇
於
面
對
現
咒
的
弊
病
，
並
且
也
爲
這
個
弊
病
帶
來

療
治
的
福
音
，
但
是
，
照
相
機
這
個
雪
亮
的
眼
睛
是
不
是
能
移
把
我
們
的
繪
盡
帶
上
一
條
康
莊
的
大
道
呢
？
我
們
是
不
是
拿
着

照
相
機
到
處
去
找
古
老
的
房
子
就
算
囘
歸
到
自
己
的
鄉
土
，
找
到
自
己
的
根
呢
？
我
們
是
不
是
拿
羞
照
相
機
到
處
去
拍
臺
北
市

最
高
最
大
的
建
築
物
，
就
算
捕
捉
到
這

一
時
代
中
國
眞
正
的
面
貌
呢
？
我
們
是
不
是
聽
到
有
人
說
有
種
就
晝
出
來
，
於
是
憑
涪

一
股
衝
動
就
把
它
畫
出
來
，
就
算
眞
的
有
種
呢
？
如
果
我
們
不
好
好
體
認
我
們
所
處
的
環
境
，
以
及
這
個
環
境
在
整
個
文
化
中

所
佔
的
地
位
，
而
只
是
一
味
地
想
憑
空
把
人
家
新
的
東
西
移
植
過
來
，
那
陘
，
抽
象
噩
殷
鑑
不
遠
，
新
寫
箕
的

一
批
年
輕
盡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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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、
墓
術
品
平
今
商
品
平
．
，

恐
怕
不
久
的
將
來
也
要
被
無
情
旳
纘
牲
淖
了
。

藝
術
家
所
製
造
出
來
的
東
西
是
藝
術
品
？
還
是
商
品
？
這
問
題
恆
久
以
來
就
被
人

們
不
斷
地
談
論
着
，
如
果
人
們
或
藝
術

家
不
太
認
爲
拿
錢
是
一
件
很
臭
的
事
的
話

，
那
麼
，

我
們
可
以
認
爲
它
既
是
藝
術
品
又
是
商
品
。
要
想
當

一
名
職
業
盡
家
而
不

賣
盡

，
想
必
是
要
餓
死
的
，

那
麼
，
賣
畫
拿
綫
，
又
何
瘍
德
之
有
？
只
要
盟
家
能
移
堅
持
自
己
的
藝
術
良
心
就
可
以
了
。

臺
灣
因
爲
繪
盡
市
場
始
終
沒
有
建
立
起
來

，
所
以
要
想
靠
賣
靈
維
持
生
活
十
分
困
難
，
因
此
，
使
得
一
些
眞
正
優
秀
的
盡

家
爲
了
生
計
而
奔
波
勞
累
，
無
法
專
心
一
致
地
在
藝
術
上
求
進
步
。
另

一
方
面
藝
術
品
不
能
獲
得
公
衆
認
可
的
價
值
，
以
致
有

錢
的
人
不
敢
貿
然
購
買

，
間
接
造
成
秕
會
對
藝
術
的
漠
視
。
而
在
西
方
，
他
們
有
健
全
的
制
度
和
市
場
，

盡
家
的
生
活
可
以
得

到
保
障
，

畫
家
可
以
專
注
於
繪
靈
。
而
買
盡
的
人
，
只
要
有
眼
光
有
識
力
，
買
好
的
盡
，
除
了
欣
賞
還
可
獲
利
．
一
擧
兩
得
，

何
樂
而
不
爲
？

當
然

，
任
何
一
種
行
業
時
間
久
了
以
後
，
都
難
免
會
生
出
弊
端
，
造
成
該
一
行
業
的
墮
落
。
在
西
方
繪
靈
市
場
上
，
壹
商

爲
了
賺
取
大
鞏
的
金
綫
，
便
不
擇
手
段
想
盡
方
法
製
造
各
種
花
招
來
抬
高
他
所
屬
意
的
盡
家
的
身
價
。
謝
里
法
在
第
十
五
封
信

、

裏
就
揭
發
了
這
種
惡
劣
的
行
徑
，
他
說
：

·

「
畫
商
的
背
後
，
有
財
團
在
支
持
着
。
當
他
想
盡
辦
法
製
造
某
盡
家
作
品
的
價
格
高
漲

之
後
，
得
利
的
不
只
是
鹽
商
本
身

，
財
團
的
獲
利
往
往
最
大
，
這
好
比
輕
營
股
票
市
場
和
販
賣
地
皮
，
盡
商
可
以
勾
結
盡
評
家
，
使
不
值
一
文
的
班
家
，
身

價
百
倍

，
也
同
時
造
成
鹽
價
的
暴
漲
，
因
而
撈
來

一
筆
巨
財
。
」

我
們
不
否
認
這
種
現
象
會
出
現
在
資
本
主
羲
肚
會
的
美
國
，
並
且
影
響
所
及
將
會
造
成
不
良
的
後
果

出
來
，
但
是
整
個
衡

品
起
來
，

繪
畫
市
場
的
建
立
對
於
美
術
文
化
的
發
展
仍
然
是
利
多
於
弊
。
今
天
紐
約
之
所
以
能
移
取
代

巴
黎
而
成
爲
世
界
募
術

的
中
心
，
購
買
力
強
是
一
個
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


• 128 • 

賣
畫
對
藝
獨
家
有
沒
有
什
麼
影
響
？

影
響
是
難
免
的
，

往
好
的
一
方
面
說
可
以
無
後
顧
之
憂
，

全
力
鑽
研
，
往
壞
的
一
方

面
說
容
易
阿
附
買
者
，
拼
命
製
造
一
些
又
甜
又
美
的
產
品
來
迎
合
一
時
的
風
尙
。
一
個
藝
術
家
如
果
像
盧
奧
一
樣
至
死
堅
持
自

己
的
理
念
，
不
爲
畫
商
所
左
右
，

賣
晝
絕
對
是
光
榮
而
紳
聖
的
。

生
活
的
困
難
永
遠
擺
在
人
們
的
前
面
，

對
藝
術
家
尤
其
殘
酷
。
謝
里
法
在
紐
約
，
不
管
是
賣
畫
也
罷
，

賣
文
也
罷
，
總
蹄

一
句
話
是
爲
了
糊
口
。
他
在
雷
中
曾
經
多
次
提
到
畫
商
的
奸
詐
狡
猾
，
喪
盡
天
良，
但
是
也
別
忘
了
如
果
謝
里
法
今
天
受
到
紐

約
某
大
畫
商
的
靑
睞
，
也
許
他
的
論
調
就
不
會
那
樣
慷
慨
激
昂
了。

繪
噩
市
場
的
建
立
對
於
藝
術
的
成
長
有
着
最
直
接
的
衝
激
和
助
盎，
今
天
鎏
漓
的
藝
術
家
如
果
希
望
在
國
際

上
與
人
一
爭

長
短
，
財
團
的
助
力
是
絕
對
不
可
缺
少
的
，
而
我
們
的
政
府
雖
然
不
必
一
定
像
美
國
一
樣
用
專
機
把
羅
森
伯
的
畫
送
到巴
黎
去

參
加
國
際
大
展

，
但
是
在
稍
誹
上
給
予
適
當
的
鼓
勵
，

總
也
是
應
該
的
。

四
、
水
墨
畫
的
前
途

謝
里
法
在
第
四
封
信
裏
提
到
他
在
紐
約
中
國
新
聞
處
所
看
到
的
李
奇
茂
的
水
韁
個
展
，
在
這
個
展
覽
裏
面
他
特
別
喜
愛
那

些
以
鄉
土
風
倩
為
題
材
的
作
品
，
但
是
他
也
很
遣
憾
李
奇
茂
未
能
把
二
十
多
年
來
日

常
生
活
所
接
觸
的
景
物
放
進
他
的
畫
面
裏

去
，
說
得
直
接
一
點
，
他
的
靈
沒
有
反
映
出
一
個
新
的
時
代
的
面
貌
。

新
的
題
材
，
新
的
表
現
技
巧
和
方
法
，
不
單
對
傳
統
的
國
畫
家
是
一
種
艱
苦
的
考
驗
，
縱
使
是
對
新
生
一
代
以
水
墨
爲
表

現
手
段
的
畫
家
來
說
，
依
然
是
同

樣
的
困
惱
，
這
其
中
最
大
的
原
因
，
就

像
李
奇
茂
所
說
的
：

「
新
的
題
材
很
難
入
盡
。
」
爲

什
麼
難
以
入
靈
，

這
就
牽
涉
到
表
現
技
巧
的
間
題
上
去
，
雖
然
我
們
不
必
完
全
遵
守
傅
統
的
國
靈
六
法
，
但
是
我
們
在
將
新
的

題
材
溶
入
盟
枷
裏
去
的
時
候
，

他
統
囟
對
六
法
的
運
用
與
如
不
破
是
必
須
要
有
蒞
極
其
卓
越
的
技
巧
才
能
加
以
克
服
的
。
這
個
問

題
從
民
國
以
來
就
始
終
存
在
沿
，
徐
悲
鴉

、

林
風
眠
、

劉
海
栗
、

呂
鳳
子
都
曾
經
企
圖
使
中
國
的
繪
畫
步
入
一
個
新

的
境
界
，

但
是
依
然
沒
有
獲
得
很
大
的
成
就
，
雖
然
在
表
現
技
法
上
有
某
種
程
度
的
突
破

，
但
是
就
題
材
來
說
，
仍
然
是
走
羞
傳
統
國
靈



• 129 • 

五
＂
素
描

的
路
子
l
~

山
水
花
鳥
人
物
，
而
對
於
鋼
筋
水
泥
蓋
成
的
高
機
大
皮
，
西
裝
｀
汽
車
等
科
技
文
明
的
產
物
，
仍
舊
束
手
無
策
。

也
有
人
說
題
材
並
不
重
要
，
祗
要
把
精
神
表
現
出
來
就
移
了
，
話
誠
然
是
不
錯
的
，
在
徐
悲
鴻
的
馬
：
林
風
眠
的
水
烏
，

呂
鳳
子
的
人
物
裏
面
，
我
們
確
箕
可
以
嗅
聞
到
一
點
現
代
精
神
的
意
味
，
但
是
我
們
總
登
得
不
移
，
欠
缺
什
麼
似
的
。
在
一
個

已
經
十
分
爛
熟
的
題
材
裏
面
強
要
注
入
新
生
的
劑
液
，
固
然
是
可
以
活
澗
一
時
，
但
是
始
終
議
人
無
法
感
覺
那
種
生
命
的
強
烈

躍
動
和
蓬
勃
無
窮
的
朝
氣
。

談
起
水
墨
畫
，
就
啡
人
想
起
六
十
年
代
盛
極
一
時
的
抽
象
水
墨
盡
來
，
那
時
候
，
搞
抽
象
水
墨
畫
的
人
儼
然
以
中
國
正
統

檜
盡
的
傳
薪
者
自
居
，
到
處
代
表
着
中
國
到
國
際
上
去
跟
人
家
別
苗
頭
，
可
是
，
曾
幾
何
時
，
他
們
却
雲
消
露
散
了
。
李
石
樵

譏
稱
抽
象
水
墨
爲

「
打
手
槍
」
，
謝
里
法
替
他
下
註
解
：
「

『
打
手
槍
』
並
非
『
無
的
放
矢
』
，
而
是
『
不
瞄
靶
的
開
射
』
，

或
說
是
『
無
靶
的
開
射
』
」
，
且
讓
我
們
閉
起
眼
睛
想
想
那
些
抽
象
水
墨
大
師
拿
起
羆
滿
墨
汁
的
互
椽
，
對
着
潔
白
素
淨
的
畫

紙
狠
命
地
大
揮
大
灑
的
情
形
，
我
們
就
很
可
以
理
會
李
石
樵
的
話
中
之
意
了
。

最
初
，
抽
象
水
墨
原
也
有
他
們
的
二
莘
埋
論
和
理
想
的
，
但
是
後
來
他
們
專
只
在
氣
韻
生
動
上
做
涪
雲
癌
的
迷
藏
遊
戱
，

而
絲
毫
不
落
典
到
人
間
眞
箕
的
生
活
去
挖
掘
最
樸
拙
，
最
純
摯
，
最
感
動
的
生
命
，
以
致
愈
陷
愈
深

，

而
終
至
於
像
幽
靈
一
樣

躲
在
虛
無
飄
渺
的
「
徭
峯
」
頂
上
，
過
蒞
不
食
人
間
煙
火
的
胂
仙
生
活
。

水
墨
鹽
將
何
去
何
從
兕
？
謝
里
法
在
幾
封
信
中
曾
一
再
暗
示
新
寫
賀
對
於
只
徒
尙
空
靈
的
水
墨
畫
可
能
會
有
起
死
囘
生
的

功
效
，
他
希
莘
透
過
照
相
機
的
眼
睛
去
面
對
我
們
這
一
時
代
所
處
的
眞
賀
的
環
境
，

勇
敢
地
去
征
服
而
不
是
逃
避
。
但
是
我
們

所
擔
心
的
是
一
些
盲
目
跟
隨
新
寫
箕
的
盡
家
只
知
道
刻
意
描
摹
事
物
的
細
節
，
而
沒
有
注
意
整
體
的
掌
握

，

那
麼
，
將
來
所
得

到
的
仍
是
沒
有
靈
魂
的
空
殼
子
罷
了
！

因
此
，
我
們
認
爲

一
種
「
寫
箕
」
而
非

「
新
寫
咒
」
的
毚
風
如
果
能
移
在
我
們
的
水
墨

寰
裏
面
建
立
起
來
，
那
麼
，
我
們
的
水
墨
畫
會
像
宋
元
一
樣
再
一
次
綻
開
健
康
而
壯
碩
的
花
朶
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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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對
於
抽
象
水
墨
浮
誇
不
咒
作
風
的
是
學
院
派
所
視
之
爲
一
切
繪
靈
的
某
礎
的
素
描
，
所
有
靈
西
現
的
學
生
都
會
聰
到
這

句
有
如
眞
理
似
的
訓
言
：
「
先
把
素
描
學
好
。
」
換
言
之
，
素
描
不
學
好
，
其
他
一
切
免
談
o

素
描
之
關
係
如
此
重
大
，
那
麼

學
素
描
之
目
的
何
在
？
就
是
一
個
「
準
」
字
，
套
一
句
俗
話
：

「
要
畫
得
像
。
」
怎
樣
才
能
移
「
像
」

，
首
先
比
例
要
正
確
，

比
例
正
確
了
，
再
求
立
體
感
，
該
亮
的
地
方
要
亮
，
該
暗
的
地
方
要
暗
，
亮
與
暗
之
間
又
可
以
分
成
許
許
多
多
的
層
次
。
而
且
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要
注
意
質
與
蘆
的
準
確
，
什
麼
叫
質
，
噩
木
頭
要
諷
人
感
覺
是
木
頭
而
不
是
鋼
或
鐵
，
什
麼
叫
蓋
，
對
方
有
一

兩
就
盡
一
兩
，
有
一
斤
就
寰
一
斤
，
不
能
隨
心
所
欲
，
輕
重
自
如
。

．

噩
家
付
出
畢
生
精
力
在
白
紙
丶
饅
頸
、
炭
精
中
間
周
旋
不
已
，
爲
的
就
是
形
：
巴
、
質
｀
噩
的
完
全
具
備
，
等
到
練
成
了

以
後
，
只
要
他
隨
手
一
揮
，
要
靈
什
麼
就
像
什
麼
，
要
有
多
像
就
有
多
像
，
眞
可
說
是
無
往
而
不
「
利
」
了
，
爲
什
麼
練
素
描

會
有
「
利
」
呢
？
因
爲
練
素
描
可
以
用
來
跟
潮
流
，
只
要
機
有
素
描
的
功
力
在
身
，
不
管
那

一
派
的
潮
流
上
來
都
可
以
跟
得
很

貼
身
。
向
來
跟
潮
流
是
賺
大
綫
的
事
，
今
天
在
美
國
的
中
國
寮
家
，
像
韓
涸
寧
、
夏
陽
、
陳
昭
宏
，
那
一
個
不
跟
潮
流
。
夏
陽

駡
新
寫
箕
是
脫
褲
子
放
屁
，
人
家
先
脫
先
放
，
他
們
再
跟
着
脫
跟
着
放
，
也
照
樣
可
以
可
以
分
得
一
杯
殘
筴
樂
樂
。

謝
里
法
在
第
十
四
封
信
裏
說
：
「
練
素
描
的
某
本
功
夫
如
果
和
實
際
發
展
的
軌
跡
脫
了
節
，
素
描
便
在
繪
靈
中
劃
出
一
道

自
我
的
界
線
，
另
成
一
個
孤
立
的
領
域
，
那
麼
素
描
這
一
套
功
夫
就
不
是
莘
本
的
功
夫
，
如
此
，
它
連
古
代
學
院
中
素
描
所
愿

有
的
意
義
都
消
失
了
。
」
素
描
胝
已
墮
落
到
這
般
地
步
，
那
麼
，
我
們
是
不
是
應
該
建
議
所
有
的
美
術
科
系
都
把
石
膏
像
打
破

呢
？
石
膏
像
該
不
該
打
破
是
一
個
思
想
觀
念
的
問
題
，
也
是
敎
學
上
使
用
的
媒
介
的
問
題
，
當
我
們
的
美
學
思
想
還
沒
有
逹
到

普
遁
覺
醒
的
時
候
，
而
一
下
子
要
使
用
強
烈
的
手
段
去
破
壞
，
恐
怕
會
變
得
相
當
糟
亂
，
而
且
會
生
出
一
個
更
壞
的
形
式
來
代

替
它
。
我
們
只
希
望
所
有
有
志
於
繪
畫
的
朋
友
能
移
把
素
描
看
成
是一
種
自
求
自
足
的
目
的
，
一
種
源
於
自
身
發
展
的
迫
切
需

要
，
而
不
是
一
種
手
段
，
一
塊
爲
逹
成
另
外
一
個
目
的
的
跳
板
。
我
們
也
希
望
大
家
好
好
咀
嚼
謝
里
法
在
第
十
封
信
中
所
說
的

一
段
話
：

「
閉
起被
素
描
訓
練
過
的
眼
睛
，
被
素
描
專
利
了
的
眼
睛
，
或
說
被
素
描
強
姦
了
的
眼
睛
，
那
時
，
你
將
會
看
到
一
個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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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天
地
，
那
是
活
的
天
地
，
充
滿
羞
一
切
美
的
醜
的
，
可
愛
的
和
可
恨
的
，
那
是
一
個
具
體
的
天
地
。
」

「
鄉
愁
是
一
件
很
雖
控
制
的
東
西
，
但
也
是
一
件
很
能
使
人
成
熟
的
東
西
。
」
，
已
經
不
記
得
誰
曾
經
告
訴
過
我
這
句
話

，
但
是
我
一
直
相
信
而
且
記
住
它
，
眞
的
，
人
類
畢
竟
是
屬
於
裝
念
情
愫
的
族
類
，
異
地
他
鄉
，
一
遇
到
有
什
麼
特
殊
的
遭
遇

，
總
會
不
期
然
地
想
起
遙
遠
的
自
己
生
長
的
土
地
。

謝
里
法
當
然
也
免
不
了
有
這
種
情
形
，
他
在
第
九
封
信
裏
就
有
這
樣
的
經
驗
：

「
有
一
天
下
午
午
睡
剛
醒
，
還
躺
在
床
上
就
聽
到
摟
下
傳
來
的
歌
翌
，
不
知
誰
正
放
着
豪
璃
民
謠
的
唱
片
，
聽
着
聽
着
淚

水
竟
然
從
耳
邊
滑
落
下
來
，
把
枕
頭
巾
紿
濕
了
一
大
塊
。
」

這
是
相
當
令
謝
里
法
感
到
驚
訝
的
事
悄
，
他
那
接
受
西
洋
洗
證
與
薰
陶
所
築
起
來
的
堤
防
竟
是
如
此
不
堪
一
擊
，
這
意
外

羞
箕
是
令
人
心
慌
的
。
但
是
細
想
起
來
，
却
又
極
其
正
常
，
本
來
嘛
！
生
在
那
裏
，
長
在
那
裏
，
心
也
就
必
然
定
根
在
那
裏
，

飄
洋
過
海
學
仙
學
劍
，
只
不
過
是
人
生
中
的

一
段
歲
月
，

落
葉
篩
根
畢
竟
是
要
囘
到
自
己
的
土

地
上
去
的
。

謝
里
法
爲
結
束
這
個
專
欄
，
於
是
在
第
十
六
封
信
也
就
是
最
後
一
封
信
裏
把
阿
笠
送
出
國
了
，
但
是
，
在
臨
出
國
以
前
，

他
特
別
讚
賞
阿
笠
要
囘
到
苗
栗
老
家
去
的
計
撕
，
囘
去
做
蒲
什
麼
？
謝
里
法
在
濊
濊
的
鄉
愁
裏
寫
下
他
最
令
人
激
償
，
最
有
見

地
的
一
段
話
：

「
囘
到
苗
栗
老
家
去
，
在
妳
幾
年
來
難
得
囘
去
一
次
的
客
家
村
裏
逗
留
數
日
，
如
果
妳
想
寫
生
，
千
萬
別
再
把
自
己
的
老

家
鹽
得
只
剩
下
印
象
派
的
光
或
野
獸
派
的
彩
，
也
別
只
知
道
拿
一
支
潢
灑
的
筆
去
表
露
自
我
的
小
聰
明
，
強
使
老
家
化
成

孤
絕
的
幻
境
。
…
…
面
對
祖
先
們
汗
水
滴
落
過
的
泥
土
，
妳
眼
珽
所
看
的
，
心
裘
所
感
的
，
當
能
較
之
旅
行
寫
生
來
的
甕

家
，
更
有
一
份
切
身
的
愛
，
因
而
妳
不
可
議
它
每

一
景
每
一
物
平
白
交
給
訓
練
有
素
的
筆
法
來
輕
描
淡
寫

，
縯
筆
墨
在
揮

亳
中
顯
露

一
幅
概
念
中
的
臺
灣
景
色
，
也
不
可
再
拿
學
院
時
鑽
研
西
洋
甕
派
的
心
，
在
老
家
的
泥
土
上
辱
找
那
可
以
映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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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師
身
影
的
筆
調
。
」

鄉
愁
讓
謝
里
法
流
下
難
以
控
制
的
眼
淚
，
鄉
愁
也
給
謝
里
法
帶
來
成
熟
的
覺
醒
，
在
孤
星
冷
月
的
紐
約
使
他
能
移
抽
身
站

在
客
觀
的
地
位
，
以
更
從
容
的
時
間
和
適
度
的
距
離
，
而
清
晰
地
增
出
過
去
錯
亂
了
的
胛
步
，
來
作
爲
將
來
再
起
步
的
借
鏡
。

他
說
得
好
：

「
西
洋
美
術
對
妳
我
的
意
義
是
：

引
簿
我
們
走
進
再
向
自
己
認
同
的
那
條
路

，

通
過
了
，
所
看
到
的
臺
涸
才
更
美
好
。
」

「
珍
重
！

阿
統
」

一
書
是
三
十
年
來
唯
一
以
書
信
方
式
所
寫
出
來
的
一
本
藝
術
論
評
。

書
信
最
大
的
好
處
在
於
具
有
親
切

感
，
謝
里
法
便
利
用
此
種
好
處
將
他
所
見
所
聞
所
思
以
極
輕
鬆

、

淺
易
、

詼
諧
的
語
調
媽
媽
道
來
，

完
全
去
除
以
往
以
學
術
名

詞
埋
砌
而
成
，
以
及
偏
重
感
性
、

固
執
於
主
觀
和
對
西
方
文
明
作
無
謂
宜
揚
的
論
調
，
使
人
在
不
自
覺
中
與
他
溝
通
起
來
。

謝
里
法
去
國
十
餘
年
，

異
域
的
孤
冷
使
他
不
斷
泛
起
強
烈
的
思
鄉
之
情
，
基
於
此
種
感
情

，
使
他
極
欲
在
他
的
書
信
裏
面

以
一
些
繶
約
的
對
象
來
暢
述
他
對
西
方
美
術
的
觀
感

，
並
且
在
洞
燭
西
方
美
術
的
危
機
之
後

，
以
坦
誠
懇
摯
的
態
度
呼
額
新
生

一
代
的
鹽
家
不
要
盲
從
操
進
，
務
須
站
立
在
自
己
的
土
地
上
，
擁
抱
那
些
屬
於
自
己
土
地
上
不
管
相
識
或
不
相
識
的
人
民
大
衆

，
從
而
建
立
起
一
個
眞
正
健
康
的
中
國
視
代
繪
靈
。

中
國
現
代
繪
畫
正
處
於
一
個
花
葉
飄
零
的
狀
態
，
也
正
如
那
首
不

斷
譏
謝
里
法
想
起
來
的
民
歌
：
「
誰
人
讓
我
離
葉
離
枝

，
無
人
來
看
見
。
」
三
十
年
來
，

我
們
始
終
在
矇
蔽
自
己
，

欺
騙
自
己
，
強
使
自
己
對
於
眼
前
周
遭
的
景
物
「
視
而
不
見
」
，

只
知
一
味
在
虛
僞
的
外
表
上
炫
耀
着
技
巧
的
功
夫
，
而
從
來
不
敢
也
不
想
深
入
生
活
的
裏
層
去
獲
取
眞
賀
的
生
命
。
因

此
，
雖

然
我
們
的
畫
壇
仍
舊
老
幹
槎
訝
，
仍
舊
堂
廡
猶
存
，

却
始
終
無
法
強
振
起
來
，
無
法
生
出
一
番
新
的
氣

象
來
，

但
願
這
本
「
最

具
思
想
性
丶

敎
育
性
和
啓
發
性
」
的
書
，
能
移
喚
起
大
家
的
覺
醒
，

共
同
爲
中
國
現
代
繪
盡
美
麗
的
明
天
而
奮
進
。




